积极参加教育教学研究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

              ——《教师的20项修炼》读后感之2
二、学习需要持之以恒、教育教学科研同样需要持之以恒
如果说，2002年以前，我的教育教学科研还属于东打一拳、西打一棒，不得章法、不成系统的话，那么2002年以后，则应是比较注意计划性、系统性了。这也与昔日我的同窗好友、时任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副校长的周久璘当年10月的到访有关。
1．最要好的老同学和过去的学生，都是我学习的榜样——人生需要目标
由于广东省“3+综合+x”高考模式备受教育部推崇，面临即将改革的江苏高考，周久璘副校长率领教导主任、教研组长、年级组长一行10多人前来广州、深圳，到广东省教研室、华南师大附中、深圳中学交流、学习。晚上会面，听他说，“上午是为高三上了两节课，匆匆赶到机场时”，令我十分感动。作为江苏省知名教育专家、特级教师、省一号中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、南京市人大代表、民盟南京市副主委，其校内外工作十分繁忙，仍然对毕业班教学如此重视，始终坚持在教学教研第一线（经常接受物理教研杂志的约稿，电台、电视台的访谈），其精神实在可敬可嘉。与周久璘副校长相比，自己是何等渺小，差距是何等的大，对社会的贡献又是何等悬殊！人们常说“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”，虽然我不可能达到他那个层次，但至少不要被拉得太远。当晚，躺在床上，真可谓浮想联翩、夜不成寐。许多镜头在我眼前浮现：两位在中大工作的昔日学生，都在35岁左右先后评上教授、博导，都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、“千百十工程”省级培养对象，虽然他们适逢盛世，幸运地成为时代的宠儿，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但所获成就毕竟是他们不断进取的结果，机会从来都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。作为我这个曾经的老师，也不可懈怠啊！陈景润、单墫等人之所以在文革刚刚结束后，即在数论研究领域得以爆发，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，是因为他们在十年动乱时期这种恶劣的环境中，依然坚持潜心研究，没有荒废宝贵的青春，从而比停滞、中断的人占得了先机。“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”，1985年，扬州中学久负盛名的“数学三黄”之一、特级教师黄××，所教班级学生高考时的成绩竟然不及毕业不久，一直听他课的徒弟所教班级学生，在全市引起轰动（其实这也正常，因为年龄大了，体力、精力都不及年轻人，课后辅导往往不够到位）。再联想到有一次到三中参加教研活动时，看到宣传橱窗里学生的“研究性学习成果”，让我直摇头。这能责怪学生吗？教师本人没有研究性学习的经历，又如何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呢？这种“研究性学习成果”的水平能高吗？，欧阳修晚年反复修改《醉翁亭记》，在为我们留下“环滁皆山也”这一经典名句的同时，回答夫人疑问所留下的美谈“我不是怕先生骂，而是怕后生笑”，更值得我反思咀嚼，也给了我启发。此后，自小不居人后的我时刻警醒自己：必须趁尚未老迈，加强教育教学研究，急起直追，才能不致落伍、不留遗憾。
2．正确认识自己——选准教科研的切入点

中学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，其宗旨就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为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，添砖加瓦，做出应有贡献。作为一名中学物理教师，当然也不例外。学生时代，语文老师在进行作文指导时，总是告诫我们：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人物、情景，这样才会有话可说，才能写得生动。写作如此，教育教学科研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正确认识自己，根据自己的所长，选准教科研的切入点，则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关键。中学物理教师要想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，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就连许多物理学家也难以做到。我们所做的，只能在教材分析使用、解题研究、教学方法、教学理念改革实施、学习方法指导、实验改进等方面做一些创造性工作。虽然我初中阶段非常优秀，但毕竟没有读过一天高中；虽然大学期间同样优秀，但身处特殊年代，大学期间学习不够系统，因此在毕业后，尤其是辅导学生参加高中物理奥赛时，常有功力不足之感。虽然自己也一直坚持学习，弥补不足，胜任教学可以，并且业绩也蛮突出，但我清醒地认识到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毕竟不是我的强项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由于不少中学实验器材、设备严重缺乏，给物理教学带来不少困难。针对这一现状，江苏师范学院（现苏州大学）物理系主任、著名物理学教育专家朱正元教授率先倡导“坛坛罐罐做实验”的艰苦奋斗精神，不顾年老体弱，走向全国各地，大力倡导因陋就简地示范自制教具，为做好演示实验、分组实验创造条件，帮助学生更好地观察物理现象、理解物理规律，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在朱老先生的宣传、指导下，我也积极地加入这一行列，利用简便材料，带领学生制作出一些受人称道的好教具，既满足了教学需要，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，取得较好效果。由于有这样的基础，根据自己肯动脑筋、爱思考的特性，我决定结合教学实际，选择物理创新实验设计作为自己教学研究的突破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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